
人文2025年8月18日 星期一
主编 胡敏 责编 陈志刚 视觉 曹冬 张超 校审 黄颖 罗文宇1010

万州区恒合乡的石坪村，一个名
字里深蕴着历史沧桑与自然灵韵的地
方，不仅自然风光旖旎迷人，更因有两
个独具魅力的地标——石桶寨、字库
塔而声名鹊起，远播四方。

石桶寨，这座巍然屹立于雄伟鸿
凤山之巅的古老巨石，宛如大自然在
漫长岁月中不经意间遗落的一只庞大
石桶。历经了千万年的风雨侵蚀与时
光雕琢，它依旧屹立不倒，以一种不屈
的姿态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祥
和。其壮丽的身影，不仅成为一道引人
注目的自然景观，更是石坪村最为直接
且鲜明的标识。石桶寨的名字，如同一
种精神的象征，深深烙印在村民们的心
中，赋予了村庄一种难以言喻的坚韧气
质与神秘色彩，让人们对这片土地充满
了敬畏与向往。

在明媚的春日里，山花竞相绽
放，绚烂多彩，石桶寨仿佛被一层鲜
嫩的绿意与斑斓的色彩所温柔包裹，
宛如一幅栩栩如生、动人心魄的山水
画卷，令人流连忘返。转眼夏日，和
煦的山风轻轻吹拂，带来缕缕沁人心
脾的凉意，使得这里成为了人们逃离
酷暑、寻觅清凉的绝佳避暑胜地。当
秋风渐起，满山的红叶如火如荼，炽
热而绚烂，将石桶寨装点得分外妖

娆，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场视
觉盛宴。及至冬日雪后，整个石桶寨
被皑皑白雪覆盖，银装素裹，展现出
一种别样的雄浑与壮丽，令人叹为观
止。随着四季的更迭与变换，石桶寨
始终静静地屹立在那里，像一位沉默
而睿智的老者，默默见证着山脚下石
坪村的岁月变迁与蓬勃发展，记录着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户人家所经
历的故事与传奇。

石坪村的另一处标志性建筑字
库塔，无疑是这方土地上的一颗璀
璨文化明珠。它不仅仅矗立为一座
实体建筑，更是深深植根于村民心
中，象征着对文化的无比尊重与世
代传承的坚定信念。字库塔，亦称
惜字炉，在古代承载着焚烧废旧书
卷与字纸的神圣使命，这一习俗背
后，蕴含着对知识的无限敬畏以及
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古老智慧。

石坪村的这座字库塔，历经风雨
沧桑，仍旧保持着那份古朴典雅的风
貌。塔身之上，雕刻艺术精妙绝伦，每
一砖一瓦都仿佛在低语，讲述着过往
的岁月，透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文化
深沉。置身于塔下，游人无不感受到
古人对文字的崇敬之情，以及那份对
文化传承矢志不渝的执着与追求。尤

其
当夕阳
西 下 ，天
边洒下温柔的
余晖，轻轻拂过字库
塔古朴的塔身，那一刻的静
谧与庄严，仿佛能穿透时空，直抵
人心。这份景象，总能引人陷入深深
的思索，让人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油然
而生一股敬畏之情，深刻体会到文化
传承的不朽价值与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石坪村并没有
停留在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的荣誉
上，而是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
径。依托石桶寨的自然风光与字库
塔的文化底蕴，石坪村逐步发展成
为了一个集观光、休闲、体验、教育
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在这里，游
客不仅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还能深入体验农耕文化，参与
有机农作物的种植与采摘，享受田
园生活的乐趣。让这里成为作家
体验生活、创作作品、传播传统文
化的窗口。

石坪村，这个因石桶寨得名，
又因字库塔而文化底蕴深厚的
地方，正以全新的面貌迎接
着八方来客。

名气最大的称“堆”

川江的石头，名字不一定都叫
“石”。比如滟滪堆，称“堆”，而它确确
实实是石头，一块像小山的大石头，矗
立在瞿塘峡夔门前的江中，高出水面26
米，长40米，宽度不规则，10~15米，体积
达9500多立方米。当然，也不是一直都
这么大，随江水涨落而变化。因此有了行
船古歌谣《滟滪歌》：“滟滪大如马，瞿唐不
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唐不可游……”读过
高中课文刘白羽《长江三日》的人，都会朗
诵几句。

每年冬春枯水月份，滟滪堆显露江
面，远看如马如象如牛大小，江流被阻挡
后向四面扩散。船到这里，遇到不识水
性的驾长，想远远避开，哪知紊乱的漩水
或回流往往改变其航向，正好撞上去，顷
刻间便可能粉身碎骨。川江夏秋汛期，
滟滪堆或潜入江中，或冒出江面如龟背，
波浪滚滚，水泡重重。南宋诗人范成大
形容是滟滪撒发，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
行船和桡胡子。每当这个时候，衙门就
会派河差监管，不准船家冒险航行，如
《滟滪歌》里唱到的“滟滪大如鳖，瞿唐行
舟绝”。

千百年来，滟滪堆制造了无数的血与
泪，川江桡胡子只有一个办法：在江里沉
牛祭神，在岸上修庙拜神，祈求神灵保佑
行船安全。1959年12月12日，川江航道
处工人用三千五百公斤炸药，炸掉了滟滪
堆。从此，夔门前再无“堆”。

从古至今，不乏诗文描述滟滪堆的险
象环生，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陆游、苏辙、
范成大以及郭沫若、贺敬之、邓拓……留

下大量绝句佳章。而杜甫和白
居易，在多首诗中吟唱其凶
险。

也有文人的另一种吟
诵。唐代诗人刘禹锡曰：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
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

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借喻
滟滪堆的坚忍，斥责外出的青年人情

感不坚定、易变。
最另类的要算现代学者、《辞海》第一

版主编舒新城，带着文人的天真与浪漫，
1924年10月路过奉节时，在日记《夔州一
宿》中写道：“……它峙立江中，昂首天外，
好像富有闲情逸致的诗人在那里赏玩山
水，找寻诗料。我想，我若能在堆上建一
小屋，把所有的书籍都搬上去对着青山流
水阅读，暇时垂钓荡舟……最少亦可将我
脑中所有的尘俗思想涤清……”他甚至

“预备雇船去访滟滪堆”，结果轮船茶房一
句“恐怕你去了不得回来”，才打消念头。
这是我知道的唯一把滟滪堆当世外桃源
描绘的人。

川江上叫“堆”的石头有很多：铜钱
堆、牛屎堆、毛狗堆……堆，很多石头累积
在一起，石头大，像小山。如毛狗堆，过去
江边常有毛狗(狐狸)出没，乱石又多，故
名。而滟滪堆就似小山。

还有叫珠、梁、浅、碥……

川江上有的石头还叫珠、梁、浅、碥
……石牌珠、喜鹊梁、黄浅、癞子碥等。《川
江航道水文》中解释：珠，河床中孤立突起
的礁石，在一定水位露出时形似一颗颗珠
子镶嵌在河面上；梁，河床中形体较长而
不宽、中脊凸起的礁石。书中没收入浅、
碥，我在地方航运史志中查到：浅，水中较
浅的暗礁，枯水时容易擦碰船底；碥，急流
之中斜着伸出来的险峻山石。

在西陵峡下段，南岸的扇子山脚，有
一块椭圆形的巨石，像一只张大嘴巴、鼓
起双眼的虾蟆，面对大江，竟然背脊上还
有许多疙瘩，简直就像是真的一样。巨石
被称为虾蟆碚，至少在北宋中期，这名字
就有了。宋景祐四年春，欧阳修作有诗
《虾蟆碚》为证。然而这“碚”字，却很难理
解其意。川江航运史志及资料上都没有
解释，古字典《说文解字》《康熙字典》，以
及方言字典《蜀语》《蜀方言》均没收入。
只是《辞海》有简单释义，用于地名。重庆
有北碚。欧阳修《虾蟆碚》自注云：“今土
人写作‘背’字，音佩。”

“碚”虽不解，但“石”有故事。虾蟆碚
后有一个岩洞，流出一股清泉，经虾蟆背
脊流入它口中，再如水帘子一样散落江
里。古人舀这泉煮茶，誉之天下第四水。

很多人及文字，普遍把这话当成唐代
茶圣陆羽所说。我查遍《茶

经》，没见到。后在唐代三元及第的诗人
张又新《煎茶水记》里找到出处：“峡州扇
子山下有石突然，泄水独清冷，状如龟形，
俗云虾蟆口水，第四……”南宋诗人范成
大又在《吴船录》中写道：“蜀士赴廷对，或
挹取以为砚水。”意思是，四川的读书人上
京赶考，取“虾蟆口水”去磨墨。

巫峡里，湖北与重庆交界处地名“碚
石”，碚用了，石也用到。三峡库区蓄水
前，此处可见一石梁，斜插入江。

“涨水月份，石梁大部分被淹了，冬天
才退出来。”老船长陈胜利说，“20世纪70
年代初，我在拖轮上工作时，有人大年三
十在这里抛锚夜宿，目的是停下来喝酒吃
年夜饭。我曾沿乱石堆上了岸，看见石梁
壁上有些凹洞，有两个里面有‘人户
儿’。当时我想，可能是舀鱼，或者以江
为生的人临时住一下。”

我说：“这里小地名叫碚石，但行政名
称却是‘培石乡’哟！”

“我们平时也喊‘péi’石，航道图上
标的是‘碚石’。”陈船长回答，“好多人认
不得‘碚’字，就读别了。”

很多叫“背”的石头

陈船长说出自己的见解：“川江上有
很多叫‘背’的石头，黄腊背、冷水背、捞鱼
背、慌张背……和碚石差不多，可能‘碚’
就是‘背’，只是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
同，喊法不一样。”陈船长列举的“背”石，
是一些平缓的大石包，真的如背脊。欧阳
修诗里也题注：“今土人写作‘背’字”。清
末监察官员洪良品游记《巴船纪程》中又
说：“碚，一作背。”

陈船长没读过这诗和游记，却和古人
的见解相同。他笑笑说：“这些石头碍航，
要认得到才行。走船久了，就熟悉了。”接
着他又告诉我，西陵峡中，退水后，沙石坝
上有时可看到一堆怪石，表面疙疙瘩瘩
的，还有一些窝窝儿洞洞儿，外形像一坨
脑花，名字大田脑、沙罐脑、千金脑、饭甑
脑、狮子脑等等。他强调，只是这一带才
喊什么脑，奉节、云阳以上叫“龙古石”。
还有，那些什么“珠”的江中孤石，也只是
西陵峡一带才喊。反正石头无言，怎么喊
都无所谓。

川江石头名字拾趣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陶灵

石桶寨与字库塔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覃太祥


